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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很多我称之为“自主经济体”

和“发展经济体”的国家（包括中国）

而言，当前重创西方经济体的这场经

济危机同样对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

响。总有人问，这场经济危机是可能

被避免的吗？

这样宽泛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，

尤其是在没有界定时限的前提下。从

多长的时间范畴来看，这场危机是可

能被避免的？换句话说，这是个很复

杂 的 问 题， 问 题 的 本 质 不 是 问“ 什

么时候”，而是问“如何”才能避免

2008—2013 年的这场危机？

如果我们在 3 年、13 年或者 30

年前问这样一个问题，答案一定是不

一样的。从这三个时间节点，我们或

许能通过“看起因、查结构、比结果”

推测出目前这场危机的端倪。

从后果逆推起因的分析方法是很

启发人的，有助于我们找到避免在未

来 3 年、13 年甚至 30 年后出现危机

的解决办法。特别要记住，现在不过

就是过去的未来而已。

    

3 年前
——良性经济行为的价值观
       已被摧毁

很明显，从 3 年前来看，当下的

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可在 30年前避免
格泽高滋·W·科勒德克

世界经济危机是很难避免的。当时，

金融投机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脱节是如

此之大，以至于只能靠危机来解决。

毕竟，所有生活必需品、服务和再生

产来源于实体经济。政治无法在短时

间内解决的问题，只能在危机后调整，

所谓“百废待兴”，但调整的代价是巨

大的。

3 年前，良性经济行为的价值观

已经被摧毁了。即便不是每个地方都

如此，但在相互联系紧密的世界，尤

其是在美国，与良性价值观相悖的观

点显露于经济的很多方面。2010 年，

金融和经济的受损程度是如此之强，

以至于在现有体制下，没有什么政治

力量有能力重新带领经济走出危机。

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也是惊人的。

尽管全球化程度已然很深，但这个星

球上的经济仍被分割成接近 200 个经

济体，而不是由诸如欧盟这样的几个

大块构成。

3 年前，所有经济体都显露出外

部平衡的缺失，具体体现在极为明显

的贸易顺差或逆差。如果我们忽略统

计上的错误疏漏，全球范围内顺差和

逆差额应该相互抵消。然而，假如我

们把当时的所有顺差和逆差相加，在

2008 年，这两者的差额占到全球国民

生产总值的 6% ！在这样的结构不平

衡情况下，危机怎么可能不出现？

13 年前
——新自由主义主导国家政策

13 年前又是什么样？在上世纪 90

年代末，我们有可能避免今天的危机

吗？在这里答案变得更加复杂。

当时，人们确实做了一些努力 ：

人们就货币主义（新自由主义的基石）

和新凯恩斯主义（在很多圈子里重新

受推崇，但也绝非是医治当前疾病的

灵丹妙药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一面

是全面放松管制，另一面是合理政府

干预；一面是绝对市场主义的辩护者，

另一面是政府作用的拥护者。很多国

家成功抵御了新自由主义的攻击，大

国中如中国，小国中如斯洛文尼亚。

3 年前，良性经济行为的价
值观被摧毁，世界经济不平
衡，政治已不可能解决导致
经济危机的问题；13年前，
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已经
形成，世界经济已经走在错
误的道路上；只有在 30 年
前，当新自由主义刚刚兴起
的时候，世界还有选择道路
的机会。为了避免世界经济
再次出现危机，现在的政府
必须审慎做好当下的决策。

与此同时，在其他国家，抵御新

自由主义的思潮间歇性地出现，比如印

度和波兰。一些拉美国家，如巴西、阿

根廷，为了向美国示好，它们最开始选

择信任“华盛顿共识”，但后来，它们

还是采取了“反华盛顿共识”的经济政策。

在西方国家，不管是美国民主党

的“克林顿主义”还是英国工党的“布

莱尔主义”，都未能阻止新自由主义的

风暴。于是在世纪之交，新自由主义

成为经济学界和政界的主流。后来的

事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那就是以英美

为代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崩溃，

危机爆发。

30 年前
——危机可以被避免

那么，30 年前呢？今天的多层面

危机，在那个时候有可能被避免吗？

答案显然是肯定的。

在当时不断清晰的全球化背景下，

完全没必要去追寻新自由主义。上世

纪 80 年代，新自由主义还是非常粗浅

的流派，只是循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

规划的道路发展。市场经济模式的特

征，包括社会凝聚力和机制化，也就

是既允许私有企业的发展，也强调国

家监管，保持生产力上升与资本有效

运作间的平衡关系，它还关注到自然

环境和文化层面的发展。

然而当时，社会市场经济运行良

好的北欧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微

不足道，致力于统一的德国和经历结

构性危机的日本正忙着处理其自己的

事务，新兴经济体的学界政界精英们

还处在天真烂漫的时期。于是，在美

英等国的带领下，世界因为自己过度

的贪婪和普遍的短视，踏上了另一条路。

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未来下结论了。

现在，在美国和中国、欧盟和俄罗斯、

日本和印度等等这些主要国家，决策

者和思想家都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

教训，为未来的 30 年负起责任，这就

需要更强有力的智力与政治努力。         

 （翻译 ：张璐晶）


